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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复兴运动与菲律宾穆斯林分离运动

彭 慧

内容提要  二战后兴起的菲律宾穆斯林分离运动与伊斯兰复兴运动下相关国家
及组织的支持和干预密不可分。 /9# 110事件后,随着恐怖主义在全世界的蔓延,菲

律宾南部地区的穆斯林分离主义与恐怖主义合流,其已成为东南亚乃至世界恐怖组

织网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菲律宾穆斯林分离运动与伊斯兰世界关系的发展,经

历了从冷战时期的相对明晰向后冷战时期的混沌状态之转化。菲律宾南部已成为世

界上民族、宗教矛盾和恐怖主义汇聚的热点地区之一。

关 键 词  菲律宾  穆斯林分离运动  伊斯兰复兴运动  恐怖主义

二战结束后,伊斯兰复兴运动和地区 (民族 )分离主义运动相继成为席卷世界的两股潮

流。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深入,两股势力中的极端派别又与恐怖主义合流,成为世界舞台上的

备受关注的力量,使全球穆斯林都受到了影响。 / 9# 110事件后,在菲律宾南部由宗教差异而

引发的穆斯林分离主义运动已发展成东南亚乃至世界恐怖主义网络的一个组成部分,臭名昭

著的 /阿布沙耶夫 0组织 (A bu Sayyaf)以其频繁且令人发指的恐怖活动而为世人所瞩目。菲律

宾的穆斯林分离主义和恐怖主义以宗教极端主义为黏合剂,正在形成 /三股恶势力 0合流的趋

势。那么,在伊斯兰复兴运动下伊斯兰世界与菲律宾穆斯林分离运动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联

系? 维持二者关系的动因在从冷战时期向后冷战时期演进的过程中出现在了什么样的新变

数? 或者说,全球化时代对二者关系的变化产生了什么样的作用? 本文拟循此思路,从当代伊

斯兰世界及全球政治格局演变的角度切入,力图跳出一国、一地的分析框架,以揭示菲律宾穆

斯林分离运动的发展背景及深远影响。

一

自 14世纪以来,在菲律宾形成了南方伊斯兰教文化与北方天主教文化两大文化圈。穆斯

林主要聚居在菲律宾南部的棉兰老岛、苏禄群岛和巴拉望岛等地,其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

4. 9% ,主要由 13个部族组成,每个部族都有各自的聚居区、语言、习俗,信仰伊斯兰教成为维

系它们之间团结的纽带。菲律宾南部居民自从接受伊斯兰教以来,为保卫自己的宗教信仰和

生存环境,不断地反抗外来入侵势力与 /优势文化 0,并在斗争中发展了自身的文化和经济。

二战后,伊斯兰复兴热潮在全球兴起,处于现代与传统、分离与融合 /夹缝 0中的菲律宾穆斯
林,仍在斗争中寻找着自己的生存发展之路。但由于无法认同于菲律宾的主流文化 ) ) ) 天主
教文化,加之政府政策失误,导致菲律宾南部的穆斯林问题凸显。菲律宾的 /穆斯林问题 0,即

35



/摩洛¹ 问题 0 (M oro Prob lem ),特指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苏禄群岛等地的穆斯林分离倾向及

由此引发的暴力冲突。

20世纪后半期,伴随着阿拉伯国家石油经济的繁荣和 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的胜利,伊

斯兰复兴运动席卷整个穆斯林世界。这场运动是现代化和全球化背景下传统穆斯林社会对西

方国家政治理念和文化扩张的回应式反弹,是 /反全球化 0的一个组成部分和标志性特征之
一。菲律宾南部穆斯林分离运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辟居菲律宾南部的穆斯

林,人数虽少且在国内处于弱势地位,但他们基于宗教信仰积极响应全球性伊斯兰文化复兴的

召唤,其宗教意识和伊斯兰认同空前高涨,与外部伊斯兰世界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但这一时

期伊斯兰复兴运动对他们最大的影响,在于培育了一批既具有现代意识又受传统伊斯兰文化

浸濡的穆斯林青年,从而形成 20世纪 70年代以后菲律宾南部穆斯林分离运动的中坚力量。

以萨尔马特 (H ash im Salamat) , º 为代表的留学中东的穆斯林青年深受伊斯兰激进思想的影

响,他们回国后便组织穆斯林青年,以真主 /安拉 0的名义向由天主教徒组成的菲律宾政府提
出 /控诉 0,发起各种形式的组织和活动,极大地化解了原先部族间的矛盾,菲律宾南部的穆斯

林开始共同关注如何在天主教徒为主的政权下保持本族群的发展。而随着菲律宾国内形势的

恶化和伊斯兰世界交流的频繁,该国南部穆斯林的宗教情感空前高涨起来,以密苏阿里 ( Nur

M isuari) , » 和萨尔马特为代表的青年一代振臂一呼,掀起了二战后菲律宾南部穆斯林反抗运

动的高潮。

伊斯兰复兴运动无疑是推动菲律宾南部穆斯林宗教意识高涨的背景条件,而伊斯兰世界

对菲律宾南部穆斯林分离运动的支持则是其发展的外部动因,二者之间的互动体现在精神和

物质两个层面。

1.精神层面。 /兄弟互助 0是穆斯林根据伊斯兰教教义必须履行的宗教职责,它充分体现

了 /天下穆斯林是一家0的思想。这种思想既源于伊斯兰教教义对穆斯林与非穆斯林的明确

区分,也源于实现先知的未竟事业 ) ) ) 统一伊斯兰世界 ) ) ) 的思想。这种理念和追求为世界

上不同民族的穆斯林提供了思想、文化、政治上的认同基础,使他们在任何外来文化面前都具

有非常警觉的自我保护意识和团结精神,一旦出现伊斯兰教徒与异教徒之间的冲突,这种基于

宗教教义上的集体忠诚就会演变成为各地穆斯林群体对问题发生地的政治、军事卷入,菲律宾

南部穆斯林问题的世界性即是这种意识和精神的典型体现。

这里要说明的是,这种 /天下穆斯林是一家 0的思想与伊斯兰国家内部或伊斯兰国家之间

冲突频发并不矛盾。首先,穆斯林 /兄弟互助 0思想的主要功用在于区别伊斯兰教徒与异教
徒,这种对宗教社团的忠诚 /只有在区别于非穆斯林社团的意义上才能有血有肉的体现出

来 0。¼ 其次,穆斯林之间的宗教情感并不是以语言、地域及文化特征为标志,加之没有坚实的

共同民族利益为基础,因此一旦遇到政治现实特别是利益冲突时,穆斯林之间的 /兄弟情谊 0

必然让位于现实诉求。这也是伊斯兰国家内部或伊斯兰国家之间纷争不断的原因之所在。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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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聚居在菲律宾南部的穆斯林,西班牙人入侵菲律宾时称其为摩洛人,现已成为其代称。

萨尔马特是菲律宾南部穆斯林分离运动的主要组织 /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 0 (M oro Is lam ic L iberation Front,简称 / M ILF0;

下文简称 /摩伊阵线 0 )的核心领导人之一。

密苏阿里是菲律宾南部穆斯林分离运动组织 /摩洛民族解放阵线 0 (M oro N ation alL ib erat ion Fron t,简称 / MNLF0,下文简

称 /摩民阵线 0 )的核心领导人之一。

曲洪: 5当代中东政治伊斯兰:观察与思考 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年,第 14页。



而,对本文所论及的菲律宾南部穆斯林来说,由于他们所反抗的是几百年来穆斯林的宿敌 ) ) )

天主教徒,宗教因素使他们的斗争更加持久而激烈,并在伊斯兰世界激起极大的反响。

2.物质层面。菲律宾南部穆斯林分离运动的发展乃至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兴起都与二战后

部分伊斯兰国家石油经济的繁荣有着密切的关系。二战结束后,中东伊斯兰国家纷纷摆脱殖

民枷锁,并相继推行石油国有化政策。 1960年石油输出国组织 ( OPEC)的成立,使得中东伊斯

兰国家能够面对西方国家以 /一个声音 0说话,大大提高了中东伊斯兰国家在世界政治、经济

中的地位,并为伊斯兰教的复兴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1976年菲律宾政府在利比亚的压力

下签订了 5的黎波里协定 6 (Tripoli Peace Agreement ) ,使伊斯兰产油国控制了菲律宾 80%的石

油进口量。因此,伊斯兰复兴运动为菲律宾南部穆斯林分离运动的兴起创造了有利的时代条

件,而穆斯林世界对当地事务的介入,是根植于伊斯兰意识的深厚土壤和建立在中东伊斯兰国

家的物质基础之上的。

二

各个穆斯林国家和伊斯兰国际组织是如何干预菲律宾南部事务的呢? 菲律宾的近邻马来

西亚,曾一度是菲律宾南部穆斯林分离运动外国援助集团的骨干力量。以伊斯兰教为主体文

化的马来西亚与以天主教为主体文化的菲律宾之间自独立建国以来就磨擦不断,沙巴地区的

归属权问题和 20世纪中叶沙巴州州长穆斯塔法对菲律宾南部穆斯林分离运动的支援,曾经是

两国矛盾的焦点。

沙巴争端实际上是殖民者划分势力范围的结果。沙巴与苏禄一水相隔,种群相同,文化相

近,历史上两地的联系也非常紧密,曾共处于苏禄苏丹的统治之下。 20世纪 30年代英、美两

国为平衡它们在东南亚的殖民势力,把沙巴排除在即将建立的菲律宾自治政府的领土范围之

外,沙巴仍处在英国的统治之下。 1963年马来西亚建国后,菲、马两国在沙巴归属问题上不肯

让步。特别是在菲律宾 1968年 /雅比达事件 0 ( / Jab idah M assacre0 )¹ 引起局势动荡后,菲方

指责马方为幕后支持者,并正式宣布沙巴并入菲律宾,招致马来西亚强烈不满。此后,马来西

亚加强了对 /摩民阵线 0等反菲律宾政府武装组织的支援力度,并通过 /伊斯兰国家会议组织 0

( O rgan iza tion of Islam ic Con ference,简称 / O IC0;成立于 1971年,下文简称 /伊斯兰会议 0 )把菲

律宾南部的穆斯林问题及 /摩民阵线 0引入国际舞台。这样,沙巴领土争端与菲律宾南部的穆

斯林问题纠缠在一起,成为影响两国关系的敏感问题。

20世纪中叶,时任沙巴州民选州长的穆斯塔法 ( Tun D atu Mustapha)积极援助菲律宾南部

的穆斯林反抗组织,使沙巴州成为 /摩民阵线 0等组织的大后方和难民营。沙巴加入马来西亚

时保留了相当大的自主权,大大便利了穆斯塔法对菲律宾南部穆斯林的援助。他本人则与密

苏阿里同属陶苏格人 (摩洛人中较大的一个部族 ) ,其宗教信仰极其虔诚,菲律宾南部穆斯林

分离运动兴起后,其家族中有不少亲属加入了该反政府组织,穆斯塔法本人也不例外。在他任

内,沙巴成为伊斯兰世界支援菲律宾南部分离运动的中转站, /摩民阵线 0等组织的成员也把
沙巴当作自己的避难所和训练营。一名曾经接受训练的 /摩民阵线 0成员曾回忆说: /他们给

我们各式各样的枪。我们的训练官是经过英国培训的。我们使用比利时制造的火箭、卡宾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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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为与马来西亚争夺沙巴的主权,菲律宾马科斯总统在沙巴对面的菲律宾科雷吉多岛雅比达地区秘密招募、训练一支穆斯

林军队,企图向沙巴进行渗透。受训之穆斯林士兵在了解内情之后进行了集体反抗,结果三十余人被集体枪杀。



AK47冲锋枪、反坦克导弹等,总之应有尽有。0¹ 同时,菲律宾南部的战乱导致当地大批穆斯林

逃往沙巴成为难民。º 据统计,至 1983年已有 16万至 20万名菲律宾南部穆斯林难民避难于

沙巴, » 对于大多数 /摩民阵线 0成员来说,沙巴甚至成了他们的 /第二个家 0。¼ 1976年以后,

穆斯塔法的继任者法德 #斯蒂芬斯 ( Tun Muhamm ad Fuad Stephens)及哈里斯 # 沙拉 ( D atuk

H arr is Salleh)等不再坚持对菲律宾南部穆斯林分离运动的支持,但 /摩民阵线 0等组织仍把沙

巴当作军事基地,大批武装反叛分子依旧滞留在沙巴沿海各村庄。

如果说马来西亚是支援菲律宾南部穆斯林分离运动的前沿阵地, 那么支援这一运动的

/战略纵深 0就是 /伊斯兰会议 0。该组织自 1973年起开始关注菲律宾南部的穆斯林问题,并

于当年成立委员会专门前往菲律宾南部视察穆斯林的生活状况。翌年召开的 /伊斯兰会议 0

外长会议根据调查结果通过了第 18号决议,呼吁菲政府改变其对南部穆斯林的政策。时任总

统马科斯迫于压力,不得不邀请时任 /伊斯兰会议 0秘书长的穆罕默德 # 沃托阿米访问菲律

宾,在其斡旋下,菲律宾政府代表与 /摩民阵线 0于 1975年开始谈判, 5的黎波里协定 6就是在
这种情况下签订的。 1977年马科斯违反该协定,在菲律宾南方几省举行公民投票,但此举遭

到 /摩民阵线 0的极力反对。 /伊斯兰会议 0则组成一个 17人的代表团前往菲律宾进行调解,

但双方都毫不让步。在同年召开的 /伊斯兰会议 0外长会议上,与会国均表示了对菲律宾政府

的谴责,要求所有穆斯林国家采取各种办法帮助 /摩民阵线 0。½ 与此同时,为给菲律宾政府施

压, /伊斯兰会议 0将 /摩民阵线 0列为该组织的观察员 (本来只有伊斯兰主权国家才有加入

/伊斯兰会议 0的资格 )。 1980年, /伊斯兰会议 0采取更为激进的措施,在其通过的决议中第

一次表示支持菲律宾南部穆斯林的 /自决 0行动,要求马科斯在新形势下继续执行 5的黎波里

协定 6。但此时马科斯政权已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 /摩民阵线 0的内部分裂也导致自身力量
的衰弱,双方斗争陷入打打停停的僵局。 1986年阿基诺夫人执政后,双方重开和谈,但阿基诺

夫人坚持走 /宪法自治0和公民投票的道路,招致 /摩民阵线 0及 /伊斯兰会议 0的不满。 /伊斯
兰会议 0再次打出 /摩民阵线 0为本组织的 /成员国 0之牌,阿基诺政府不得不于 1989年设立

/穆斯林棉兰老自治区0,以缓解所面临的来自国内外的政治压力。但这仍不能满足 /摩民阵
线 0的自治要求,双方的僵局一直持续到 1992年拉莫斯上台。至此, /伊斯兰会议 0参与调停

菲律宾南部穆斯林问题已长达二十年。 /伊斯兰会议 0/对这场没有结局的战争最终产生了倦
意 0, ¾把关注的焦点转向了阿富汗、波黑等地。因此,在 1993年的 /伊斯兰会议 0外长会议
上,菲律宾南部的穆斯林问题被降级为地区级事务,由以印尼为首的六国委员会全权处理。

/伊斯兰会议 0态度的变化为拉莫斯总统政治解决菲律宾南部穆斯林问题的方案提供了便利。
/摩民阵线 0此时亦无力与政府继续对抗,双方终于在 1996年签署停战协议, /摩民阵线 0有限

度地被菲律宾主流社会所接纳,菲律宾南部穆斯林地区的紧张局势亦有所缓解。目前, /伊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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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会议 0虽然不再在菲律宾南部穆斯林问题的调停中唱主角,但仍在关键时刻起到 /杠杆 0的

作用。

此外,埃及、沙特、伊朗等伊斯兰国家也曾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形式鼎力支持菲律宾南部

的穆斯林分离运动。

三

冷战结束后,伊斯兰世界与菲律宾南部穆斯林分离运动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伊斯兰国家

官方不再公开支持其活动,菲律宾南部的穆斯林分离势力本身也出现了分化。 / 9# 110事件
前后,宗教极端思想影响下的恐怖主义活动及其世界性网络逐渐形成,地区分离主义与恐怖主

义有合流的趋势。在此背景下,菲律宾南部的 /阿布沙耶夫 0组织和 /摩伊阵线 0开始活跃起
来,伊斯兰国家的极端势力则从民间介入菲律宾南部的事务。

自 1996年 /摩民阵线 0与菲政府签订停战协议后, /摩伊阵线 0虽已成为菲律宾南部分离

运动的主角,但 /阿布沙耶夫 0组织则以其极端行为令世人瞩目。 /阿布沙耶夫 0组织成立于
20世纪 90年代初,创建之初就与本 #拉登的 /基地 0组织过从甚密,并接受其指派人员的训导

和各种资助,目前该组织已成为东南亚乃至世界恐怖组织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而 /摩民阵

线 0也早在阿富汗反苏游击战期间就与 /基地 0组织建立了联系,公开接受恐怖组织的资金和

人力支援。 / 9# 110事件后,全球大有进入世界性恐怖网络与以美国为首的反恐阵线斗争的

时代之势,菲律宾南部的局势也在此大背景下日趋复杂。一方面, /阿布沙耶夫 0组织在其他

恐怖组织的配合下,其嚣张气焰不但没有因为 / 9# 110事件后菲律宾与美国的反恐合作行动
而有所收敛,反而公开挑衅美国的权威,并掀起了新一轮报复性恐怖活动,使得菲律宾南部的

局势不断恶化。另一方面,两极世界的终结和全球反恐行动分化了伊斯兰世界,其中多数 /温

和派 0国家不再出于伊斯兰意识而干预菲律宾南部的事务;为与恐怖组织划清界限,也不再公

开支持菲律宾南部的穆斯林分离运动。原先菲律宾南部穆斯林分离运动的主要支持者马来西

亚和 /伊斯兰会议 0在新的情势下都以调停者的身份出现,前者从 2001年起斡旋了阿罗约政

府与 /摩伊阵线 0之间的和谈;后者则与东盟等国际组织一道对 /摩伊阵线 0施压,要求该组织

在菲律宾宪法范围内通过和谈与政府达成妥协。而 /摩伊阵线 0为了应对新形势,不得不改换

策略,一方面力图通过谈判获得自身权益, 另一方面却仍与 /伊斯兰祈祷团 0 ( Jem aah

Islam iyah,简称 / JI0 )等恐怖组织保持联系。 /摩伊阵线 0发言人多次公开否认该组织与 /阿布
沙耶夫 0组织及 /基地 0组织有任何联系,甚至表示愿意与菲律宾军方携手解决阿布沙耶夫问

题。¹ 这在客观上又减缓了菲政府所面对的压力,阿罗约政府顺势全力进行反恐战争,试图借

美国之手铲除 /阿布沙耶夫 0组织。
但实际情况远非阿罗约政府所希望的那样简单。首先,菲律宾国内的反恐战争虽然取得

了一定的威慑性效果,但 /阿布沙耶夫 0组织的力量并没有受到实质性的打击。菲律宾军队的
腐败无能、南部地方军队对菲律宾南部穆斯林的同情及南部的地理环境,为 /阿布沙耶夫 0组
织成员的藏匿和逃窜提供了条件;该组织公开接受 /基地 0组织等的支援,也使其生存和 /东山

再起 0成为可能。其次, /摩伊阵线 0甚至 /摩民阵线 0虽然表面上都向菲政府极力表明与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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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力毫无瓜葛,但这并不代表下层普通穆斯林的心愿。菲律宾南部穆斯林中同一部族甚至同

一家族的成员虽然隶属不同的反政府组织,但他们并不会因为组织差别而互存异心,在他们看

来, /对友谊和亲情的义务远比对国家的忠诚来得重要0。¹ 可以说, /摩伊阵线 0、/摩民阵线 0

试图与 /阿布沙耶夫 0武装拉开距离也只是上层领导的一厢情愿而已。同时, /摩伊阵线 0、/摩
民阵线 0本身组织松散,下属派别不服从统一指挥乃常有之事。有证据表明 /摩伊阵线 0的一

支队伍曾于 2002年 /巴厘岛恐怖事件 0中为 /伊斯兰祈祷团 0提供了援助。º 而在 /摩伊阵线 0

和 /摩民阵线 0旗号下游弋着的大批 /无指挥者 0 ( lost commands)更无组织观念和国家观念,在

与菲律宾政府对抗的各种军事力量中都能发现这些身份模糊的战斗人员的身影。总之,菲律

宾南部各部族的穆斯林在共同宗教信念的驱使下与政府军对峙,发展出一种适合其组织形态

的对抗方式,且其组织成员也有身份模糊化的倾向,从而使菲律宾南部成为该国乃至整个东南

亚地区宗教群体非常规性反叛的主战场之一。

四

与冷战时期相比,后冷战时期,或者说全球化时代,在伊斯兰世界与菲律宾南部穆斯林分

离运动的互动中出现了什么样的变数呢? 冷战时期,菲律宾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一分

子,而作为 /第三股势力 0 (第三世界 )的伊斯兰世界虽然不属于东方阵营,但在反帝、反殖这一

点上与东方阵营是一致的,所以西方阵营在对待菲律宾南部的穆斯林问题上是站在菲律宾政

府一边的。在阵线分明的国际舞台上,伊斯兰世界与菲律宾南部穆斯林分离运动所面对的

/敌我关系 0毫不含糊,推进二者关系的动因也相对清晰。冷战结束后,世界呈现多元化格局,

伊斯兰世界本身也在日益分化。在菲律宾国内,马科斯政权垮台后的历届政府对菲律宾南部

穆斯林分离运动采取了 /胡萝卜加大棒 0的政策,菲律宾南部穆斯林分离运动内部也分化成温

和派与激进派。在此形势下,伊斯兰世界一味支持菲律宾南部穆斯林武力反抗的可能性与现

实性大大降低。全球化的发展又进一步使伊斯兰世界和菲律宾南部穆斯林分离运动的关系呈

现混沌局面。 /全球的世界 0比 /国际的世界 0更加复杂,代表着更多的变化性而非连续性。»

菲律宾南部的穆斯林分离运动已无法因其宗教意识形态而获得伊斯兰国家官方的支持;相反,

伊斯兰民间力量作为超越国家的力量,日益成为该运动外在支持的主力,伊斯兰极端主义与恐

怖主义势力在其中扮演了引人注目的角色。然而,也只有如 /阿布沙耶夫 0组织那样的恐怖组
织,才敢于公开接受这种支持。另一方面,菲律宾南部的穆斯林分离势力本身也更加不再是

/铁板一块 0,各组织领导层与普通成员之间的意识形态错位日益明显。这些情况也都直接或
间接地影响到外部对菲律宾南部穆斯林分离运动支持的一致性和连续性。

显然,全球化时代利益格局的多元化与宗教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丧失,成为影响菲律宾南

部穆斯林分离运动与伊斯兰世界之间关系的新变数。从更微观的层次上加以分析、研究,有利

于对问题本身进行深层次的解读。超越派别、地区甚至国别的统一的宗教认同普遍存在于世

界上所有穆斯林的思想意识中。但就菲律宾南部穆斯林来说,其思想却有着不同于泰国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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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和印尼亚齐穆斯林的特征,即其思想上的双重认同,这也是影响其分离运动发展及其与

外部伊斯兰世界关系的因素之一。从历史上看,菲律宾南部穆斯林并未如泰国南部穆斯林、印

尼亚齐穆斯林一样发展成为一个民族。他们不认同菲律宾这个国家,而以宗教和部族两种认

同作为其主要认同。一方面是宗教信仰上的同一性,另一方面是世俗中的亲近感,但因派别利

益差异与世俗中的亲疏之分,认同与冲突往往同时并存,这就使得无论是普通穆斯林还是各反

政府组织领导层在合作对象的选择上都趋于复杂化,而且其部族间的差异往往与反政府组织、

派别的界限相重合。这样,外部伊斯兰势力在介入时,援助对象也具有了可选择性,这又加深

了各部族、各组织间的隔阂,不同组织为争取外援甚至不惜互相倾轧。反过来,外部干预势力

的消长也极大地左右着各自所援助组织的发展态势,进而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菲律宾南部穆

斯林部族间矛盾的演化趋势。伊斯兰世界和菲律宾南部各反政府势力或派别都在变动中不断

调整自己的策略与方向,内因与外因互相作用,使菲律宾南部的局势呈现持续动荡与变化。可

以说,菲律宾南部穆斯林内部的差异性与外部伊斯兰势力介入的不一致性产生互动,正是全球

化时代的新变数作用于伊斯兰世界与菲律宾南部穆斯林分离运动二者间关系的具体表现。

综上所述,菲律宾南部穆斯林分离运动自兴起后就与伊斯兰复兴运动下的伊斯兰世界密

切相关,不同的伊斯兰势力以各自的方式介入菲律宾南部事务,二者关系的表现形式及维系动

力则经历了由冷战时期的相对明晰向后冷战时期的混沌状态之转化,而全球化时代复杂的多

元格局与菲律宾南部穆斯林群体的内部差异性也相互作用,最终使菲律宾南部成为后冷战时

期世界上民族矛盾与宗教矛盾的汇聚点之一,因而对东南亚地区乃至更大范围内的局势产生

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Abstract  The Ph ilipp ines Muslim separatist m ovem en t rising after WW II is

inseparab le w ith the support and in terven tion of re levant coun tries and organ izations in the

Islam ic renaissancem ovem en.t A long w ith the spread of terrorism in theworld after the 9.

11 inciden,t theM uslim separatism in the southern Ph ilippines con fluences into terrorism,

and becom es an important componen t of the terrorist network in Sou theast A sia and the

world at large. The development o f re lations betw een the Philipp ines Muslim separatist

m ovem ent and the Islam icworld has experienced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re lative clar ity

in the coldw ar to the chaotic sta te after the coldwar. The southern Ph ilipp ines has becom e

one of the hot- spot areas of e thn ic, re lig ious conflicts and terrorism in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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